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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进入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在数字媒介和资本逻辑的双重裹挟下，人的异化状态相比于马克思主义时代所

描述的异化理论有进一步的“更新”。具体而言，数字资本主义对人的肉体和灵魂皆有改变，主要在人

的身体、交往和劳动这三方面出现了异化新形态。通过对数字资本主义视域下人的异化新形态的具体分

析和解读，增强人们对资本主义剥削的现状认识，揭露当代人类生命、生存和生活的危机状态，为破解

数字时代的异化危机提供理论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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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ra of digital capitalism, under the double embroidery of digital media and capital logic, hu-
man alienation has been further “renovated” compared to the alienating theory described in the 
Marxist era. Specifically, digital capitalism has changed the body and soul of people, mainly in the 
three aspects of human body, communication and labor. Through the concrete analysis and inter-
pretation of the new alienated forms of people under the digital capitalist perspective, increased 
people’s awareness of the status quo of capitalist exploitation, revealed the crisis state of contem-
porary human life, survival and life, and provided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solving the alienative 
crisis of the digital 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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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数字资本主义作为资本主义新形态，利用“数字 + 资本”的联诀、第四次科技革命实现空间的交互

映射与深度融合以及人工智能、大数据、平台经济等数字化技术渗透到资本主义主义生产到消费各个过

程。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为社会增加财富、为人的生活带来便利，但也给人类带来难以预料的不确定性

和风险——一列高速运行且停不下来的时代列车。“咀嚼现实，我们不难发现，人工智能在变革社会、

为人类造福的同时，也在实质性地加剧人的物化和异化，并赋予异化以新的内涵和形式[1]。这使处于全

部社会关系总和的人出现了新变化——作为主体的人不断“失身”、“失语”、“失去自由”，人的异化

程度较之马克思在 19 世纪所描述的异化理论更黑暗。数字资本主义并不能把人类带向解放，反而进一步

延续甚至说强化了人的异化生存状态。比起金融资本主义时代，这种异化不是采用赤裸裸、显而易见的

被迫剥削、奴役，而是披上了羊皮，利用大数据、互联网“隐身”，让人们不易察觉甚至“心甘情愿”的

落入圈套。 
德国社会批判理论家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sa)提出了“加速社会”概念，认为不断发展的资本

逻辑造成了空间异化、自我异化与社会异化等，并指明“加速异化后果批判，是未来批判理论最值得发

掘的可能主题”[2]。本文将以数字资本主义发展引起的异化新形态为研究，分析数字资本主义视域下人

类生存的真实情况及其困境，从而更好地理解人类的生存处境，为马克思所构想的解放叙事寻找到时代

的切入路径。 

2. 失身：数字资本主义下身体的新异化 

数字资本主义的生存境遇下，身体似乎隐身了，甚至可以说，身体失去了界定人的存在的基础作用。

其实在更早的欧洲资本主义文明发展时期，尼采在对欧洲文明的虚无主义病根进行诊断时，就明确了对

身体的蔑视是西方文明结构走向虚无主义的开端和表现。尼采给出“重估一切价值”的救赎方案中首要

的工作就是将身体作为人的基础确立起来，重新面对生命。尼采曾说：“我完完全全是身体，此外无有，

灵魂不过是身体上的某物的称呼。”[3]他大声喊出“一切从身体出发”的口号，倡导将身体视为衡量世

间万物的标尺。然而，资本主义势不可挡地将身体整合进资本谋利的机制中，成为生产机制的一个“零

件”，这是异化将身体吞没的开端。马克思就以犀利的批判直接撕开工人阶级的身体在资本主义生产中

遭受的蔑视与磨难：工人用肉体去参加劳动，出卖自己的力气、身体的力量，却被自身劳动创造出来的

对象奴役，成为了异化的存在，沦为资本家追求剩余价值的工具。福柯以生命政治的视角继续马克思对

资本主义异化机制的批判——对资本主义社会而言尤为重要的生物政治学是有关生物的(Biologisch)、躯

体的(Somatisch)、肉体的(Körperlich)事情[4]。过去的那种处决权力的强大力量让步于一种对肉体的认真

管理和对生命的精打细算[5]。在福柯的分析中，被无处不在的规训机制奴役的身体仍然有反抗的一线生

机：资本主义工厂中被“编码”的个人仍可以在工会中结成一个主体来反抗规训权力。然而，步入数字

资本主义的新纪元，计算机、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的深度融入生产，让资本的控制变得更为微妙与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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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捉摸。公司制逐渐替代传统工厂模式，进一步模糊了抵抗的界限，使得人们探索反抗途径的道路更为

崎岖。同时，数字媒介的演进也促使资本主义对身体控制的策略发生转型，身体异化现象以新颖的面貌

浮现，展现出更为复杂的控制图景。 

2.1. 数字媒介对身体的重构 

随着 5G 技术的迅猛推广，VR (Virtual Reality)、AR (Augmented Reality)及 MR (Mediated Reality)等
尖端数字技术引领潮流，数字装置已然成为这些创新技术的标志性产物。在此过程中，身体虽仍作为数

字装置的核心媒介或基础平台，但其重要性已非独占鳌头；同样地，身体的行动舞台也超越了传统物理

空间的束缚，数字化的虚拟世界日益成为身体实践活动的另一重要舞台，为人们的活动空间开启了全新

的维度。根据第 53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显示，截至 2023 年 12 月，我国网民规模

已达 10.92 亿，互联网普及率达 77.5%，其中短视频用户人数达超过亿，用户使用率达 95%以上[6]。由

此可以看出，社会上将自己置身于虚拟空间的人数不断增加、时间不断延长；人们甘愿用“网名、昵称、

数字、符号”等标签在虚拟空间展示自己，而不是现实生活中的眼神对视、身体接触；人们甘愿将时间

用在数字化的空间移动上，技术设备、游戏装置体验上，而不是现实的面对面的相处。当身体沉浸于数

字媒介的交互之中，穿梭于现实与虚拟这两大相异的维度之间，这一过程不仅触发了身体的内在割裂感，

还促进了身体的无形延伸与全新层面的重构。 
“技术的解放力量–使事物工具化–转而成为解放的桎梏，即使人也工具化了”。[7]在早期的社会

交流和实践中，人们通过实际的——身体在场的方式建立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但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

发展，出现虚拟聊天室、开发精准推送用户喜好的娱乐软件、实现人机互动的 ChatGPT 和 Sora 等数字技

术，这一变革深刻地重塑了传统社交模式的面貌，使身体能够以数字化的虚拟姿态活跃于社交舞台上，

肉体的存在被技术理性精心雕琢的虚拟身体所取代。与此同时，传统的地理界限在网络光纤与数字比特

的编织下被瞬间跨越，人们能够不受时空限制，自由地在虚拟领域中以数字化的身份进行无尽的探索与

漫游。此外，最主要的是人机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一方面，人越来越像机器。数字技术的背后是了一

个强大的物质性工具系统，使人能突破单个人身体的局限，实现肢体延长、感官延伸、体能放大，能为

身体提供扶持和延续。当代的数字技术就好比“唐僧肉”，能通过使用它在一定程度上修复、完善一些

受老化、残缺的身体器官，帮助普通人克服一些疾病，甚至延长生命的存续。这确实能“弥补”和“改

善”人的缺陷。但当人的身体被机器重新“编辑”、“重组”、“改变”，人不再是传统的自然人，而是

人机共生/结合体，这时候如何看待人及其身体？这时候身体还能完全由人的自我把握、自我控制和自我

决定吗？技术科学正在将越来越多的人(的身体)转变为后人类身体，侵蚀公认的有界、自决和至高无上的

“人”的范畴[8]。当前人与数字装置共存已然成为常态，若人机共生的平衡被打破，比如遭遇断网或信

号中断，人体原本自然的信息获取能力便会遭遇削弱。更为深远的是，长期对数字装置的依赖，有可能

悄然导致身体机能的逐步萎缩或退化，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潜在影响。例如，人们习惯电子产品语音转

文字或者打字交流，看似便利但长期以往只会让人逐渐丧失对文字的拼写能力。身体主导技术便利，却

无意识陷符号逻辑，屈从数字装置摆布。 
另一方面，人形智能机器人的发展，使机器越来越像人。数字技术通过对人的重新塑造，利用智能

机器对人类智能的学习、模拟，正逐步展现出“仿若人类般思考、行动”的潜能，它们逐渐拥有了人类独

有的思维特质、情感共鸣以及社会性交往能力。从由谷歌研发的“AlphaGo”击败人类顶尖职业围棋手柯

洁到韩国智能机器人女仆 Mahru-Z 能帮助主人打扫房子、将衣服倾倒进洗衣机等，再到人们将“电子芯

片”首次植入老鼠大脑使得半机械人即将成真。这些都说明人形智能机器人利用其背后的编程、运算和

模拟快速掌握人们已有的集体精华，甚至在体力上、速度上和知识面上可以远超单个人的能力。对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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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来说最危险的事情就是机器人投入劳动市场，机器因其可以实现“24”小时无间隙的、无怨无悔的、

不计报酬的生产劳作，它比普通劳动者更加“物美价廉”，能替资本家实现低成本、高产出的经济效益。

在数字时代，机器在许多普通岗位上已经能取代人工，比如无人商店、无人工厂等，这也意味着人不再

是社会唯一的“劳动力”，人丧失了他自古以来的优越性、不可替代性，而逐渐被机器替代他在劳动市

场的竞争力。 

2.2. 数据主义量化生命 

2013 年，大卫·布鲁克斯在《纽约时报》上写道：“如果你让我描述一下正在兴起的当代哲学，我

想使用‘数据主义’这个词。”这也宣告了人类社会迎来数字主义时代。数据作为事物被统计、被计算、

被量化的结果展示，似乎具有某种至高无上的“权威”，即摒弃人的主观专断的束缚，用“客观、冰冷

的计算分析”来解释世间的一切。人们试图通过信息的丰富和数据的庞大来延展生命的广度，实际上却

丧失了对有深度的生命的感知。用韩炳哲的话来说：“在数据时代，总的来说，人们相信生命是可以被

测量、被数字化的。”[9]各种数字产品的出现及推广，人们利用其来实现对自己身体健康的把握，比如：

人们配戴智能设备(运动手环、智能手表)对身体进行监视身体的运作动态，包括监测体温、血压、卡路

里、心跳等数精确地数据。看似是人这个主体在利用这种自我监测帮助我们提升机体及能量，但其实这

些设备才是真正的监测者，此时的人及其身体是被监测者。通过数字装置这个媒介，人则根据它提供的

数据反馈来不断进行自我身体的调整。但这种数据的量化是否真的能代表一个人的健康？还是自我对数

字装置的过分依赖，对所谓“健康身体”、“完美身材”的沉沦、亦或是追捧互联网平台审美的一次打

卡记录？ 
“今天由各式各样的自我塑造实践，最极端的形式就是所谓的‘量化自我’运动。”[10] 2007 年，

《连线》记者沃尔夫与凯利提出“量化自我”，即以数字工具量化、追踪、管理自我。此举虽利于管控，

然若预测数据与自身感受大相径庭，人常疑健康有恙，进而受量化结果鞭策，内心涌动优化自我、追求

更佳体态之念。尤其是搭配上数字平台上的时尚趋势、商品风格、偶像效应等，这会使普通人群被数字

平台和量化结果共同裹挟到“自我否定”的消极情绪，这些过多的量化数据其背后隐含了人们的潜在欲

望——是分享、是展示、是追求“完美”。长此以往，人们会触发对量化数据的狂热，但这种沉迷已经丧

失了最初只为监测身体健康的初衷，并未加深对身体的感知，也并未让身体优化，而是不由自主的专注

于数据上的展示，片面追求数据上的“可观”，而忽视了人本身的个体性、多样性。在量化自我管控之

中，表面是智能设备深度把脉健康，实则隐现对技术媒介的过度依赖，自我认同陷迷惘。遇难题，身体

智慧退居二线，转求机器智能解答，跌入技术温柔陷阱，重结果轻思考，思维惰性潜滋暗长，独立判断

之光渐暗。身体于信息洪流中，亦遭媒介反身操控，意识层面仅存自主幻象，实则理智被技术理性遮蔽，

身体沦为技术牢笼中的机械之仆。 

3. 失语：数字资本主义下交往的新异化 

在数字化的“全球化”时代当中，社会亲近性与物理邻近性之间越来越脱节了。现今，虚拟与日常

界限渐融，传统媒体昔为系统一隅，媒体接触与社会生活界限分明。新媒体浪潮下，此界被破，数字平

台凭便捷、个性、即时性悄然渗透日常，乃至“吞噬”现实活动，跃居社会系统核心。更甚者，数字平台

颠覆传统媒体线性时序，人际交流跨越时间桎梏，交错延续，非复单一线性轨迹。个体得享多重时间线

并行之生活，同步穿梭于真实与虚拟空间，与多方主体共话。媒介使用挣脱时空羁绊，数字平台构筑跨

界中介场，人际传播遂以平台为核心，展现交往新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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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数字媒介对人际交往的重构 

数字时代，虚拟空间崛起，成生活生产新领地。其特性让交流者能“摆脱肉身”、“忘却角色”，更

能“编造身份”，打造与现实迥异的“网中我”。真我与理智悄然遁形，交流化为自我塑造角色间的互

动，非真实灵魂的直接碰撞。人们似乎被媒介套上了一层“精美”的包装，利用媒介所提供的表情、颜文

字、符号等形式来展示自我，却没有人关注包装内的真实主体，割断了人与人之间的直接触碰，让交往

日渐虚拟和失真。另一方面，这种“虚拟自我”呈现为“超言语”、“非声韵”之态，它抽离了声音的细

腻层次，削弱了言语的磅礴力量，进而在人与人之间、心灵深处筑起隔阂——在数字媒体的浪潮中，真

挚情感悄然隐匿，现实体验的触感也日渐模糊。表情包、短视频等千篇一律的交流，取代了真挚情感与

个性风采，背后是隔阂与冷漠，还有不易察觉的不信任暗流。现实交往被边缘化，亲密关系渐失温度，

真实互动减弱，人性交往之路渐行渐远。 
马克思将有生命的个体视为整个人类的历史的首要前提——“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

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的人”，即

现实的个人[11]。现实的人是交往的主体，交往异化的实质则是对于现实的人的主体性的完全否定，对于

“人之为人”的否定。如今，世界被数字化网络缠绕，人都不得不参与到数字平台中，否则就会被当作

另类、打上“落伍”的标签。数字媒介非单为人际桥梁，已异化为操控力，主导沟通格局。其隐形渗透，

成人生体验新维。人循媒介规则交流，实则资本幕后推手，旨在深化剥削机制。沟通变剥削一环，新媒

体上每语皆数据，资本家掌控，集约剥削前所未有。情感亦陷商品网，资本造话题争议，操控情感流向。

用户倾吐间，内容流量自生，自律主体渐失根基，随波逐流于媒介逻辑。 

3.2. 数字媒介使他者消失 

数字化的全联网和全交际彻底打破所有距离，在超交际中万事万物皆熔于一炉，内在和外在的壁垒

也愈发脆弱。如今，我们完全被外化为一个“纯粹的平面”，暴露在无孔不入的网络中[12]。人的交往也

处于资本逻辑指导下的算法规则之中，数字资本通过“技术包容”与“参与文化”将现实的人锁定在平

台提供的虚拟服务和规则之中，逐渐实现对个体的技术征服和定义重塑，并逐渐控制推送内容，让人潜

移默化的接受“同质类”信息的冲击，而渐渐失去对多样化观点、信息的接受。因此，这个平面网也彻底

成为“舒适区”，人们只想看到他想看到的，也只能看到他想看到的，同质化信息与声音不断加深人们

的“故步自封”，并膨胀到认为“太阳底下无新事”。数字平台盛行的是“点赞”、“消费”、“短视频

观看”、“信息积累”为主的肯定性交往，其主要标志就是鼠标点击或手指点击的页面平滑。“平滑的交

际中没有任何对他者和异者的否定。同者之间的相互回应，会使交流达到最高速度。”[13]因此，人们在

数字媒介中并未真的遇见他者，而是寻找同者的“志同道合”、同者聚集的狂欢，找到的只是“镜子”中

的另一个自己。 
他者的时代已然逝去。那神秘的、诱惑的、爱欲的、渴望的、地狱般的、痛苦的他者就此消失。如

今，他者的否定性让位于同者的肯定性。如今，他者的否定性让位于同者的肯定性。数字装置提供了同

质化的信息来源、消费内容、娱乐方式、社交媒介，这使得人们在网络空间中，所见皆所爱，所遇皆赞

同，同类相聚欢。然此情境，批判反思力渐衰，社会态度唯肯定与顺从，个体主体性悄然消逝。这似乎又

回到了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这些使人们融入消费文化圈层，虚假认同悄然生根，貌似缓认同危机，

实则加深虚无感。数字资本主义下，信息如海数据如潮，看似拓宽生命边界，实则让人远离生命深邃之

感知。 

4. 失去自由：数字资本主义下劳动的新异化 

马克思曾说：“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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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14]在资本主义架构下，资本家掌控生产资料，逐利心驱，雇工为力。工人迫于

生计，售力以换生存之需。劳作所创，反被资家占为己有，资本再循环，雇工无休止。工人终被自己汗水

所铸之果所困，劳动本质异化显现。在传统工业时代，劳作首为联结人与自然的桥梁，系人凭自身行动

作为媒介，调整、驾驭自然界间物质流转与转化的历程。数字经济浪潮涌，数字技术日新异，传统劳作

形态剧变，数字劳动应运而生。此新形态，乃劳动进化之阶段性成果，贯穿数字社会脉络，驱动人类生

活生产跃升。然而资本逻辑之下，数字劳动偏离人本轨道，人沦为符号工具，主体性现实性渐失，自由

劳动时空受侵，自我实现之路荆棘满布。 

4.1. 数字媒介对劳动的重构  

数字劳动本身是数字技术和资本逻辑双重裹挟下的顺应之物，相比传统劳动而言，它并未成为解救

劳动者的工具，反而是资本家手中控制大众的利器。其异化程度在不断加深、范围不断扩大。“技术这

种人的创造物变成了统治人、压抑人的一种异己性力量，它不是‘为我’的，反而是‘反我’的。”[15]
在数字技术的影响下，劳动异化出现了新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劳动者“过劳化”。随着数字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劳动生产率显著提升，劳动者的固定工时

得以缩减，然而在实际情境中，工作时长却未见缩减，反而在空间维度上不断延展，劳动发生的界限日

益模糊。所谓的“灵活性劳动”，其本质是随时随地都能够为资本家服务，这对劳动者而言，模糊了其劳

动时间与闲暇时间的传统界限、模糊了工作空间与生活空间的界限，使劳动者延长其无偿为资本家劳动

的工作日部分，这就导致了劳动者“过劳化劳动”。具体来说，一是在资本效应影响下，数字化平台的广

泛采用与推广，悄然转变为资本家攫取更多剩余劳动价值的桥梁与纽带。交流软件的不断开发使工作群

可以 24 小时在线，能实现及时回复，这使劳动者延长了每日工作时间，劳动异化程度不断放大和加深。

二是数字技术所创造的“虚拟空间”也纳入资本家考察范围内。传统劳动下劳动者只在“工厂”内被监

控，无论是物理生活空间还是虚拟网络空间，皆已深深嵌入资本增殖的庞大网络之中。资本家借助前沿

的数字监控技术，对数字平台上商品与服务的全生命周期实施着无孔不入的精准监控[16]。第二，劳动资

料“数据化”。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劳动资料挣脱了物质形态的桎梏，演变成为数据、信息及至人类情感

的载体。这些非物质、无实体形态的生产要素，依托于数据平台的强大引力，汇聚起庞大的用户群体与

海量数据。其中，用户数据更是成为了生产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基础原料”。数字技术链接、渗透、赋能

万物，赋予劳动资料智化的属性，智能传感设备、云服务、工业互联网等数字化劳动资料，在算力、算法

上展现出高链接性、强渗透性、泛时空性，使得资本要素加快投入和生产。具体而言，一方面，数据起初

以“数字轨迹”形式展现，当个体使用终端接入互联网，设备便自动捕捉并记录下每一丝操作印记，随

后通过编码技术将其提炼为可量化的数据形式。这些海量数据，作为极其珍贵的生产要素，在各大平台

间畅通无阻地流转与互换。平台持续对其进行深度剖析与挖掘，进而催生出琳琅满目、形态各异的数据

商品，并成为推动下一轮扩大再生产的强大动力。另一方面，当数据与精妙算法相遇，它们共同编织出

创新的纽带，这种纽带不仅是数据商品的有机组成部分，更赋予了数据以全新的使用价值与生命力。这

些数据“记录”的是关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运算”的是资本逻辑下可成为“财富密码”的信息，这

都成为资本家研发消费产品、推动消费者消费的可视化支撑。第三，劳动对象“非物质化”。在物质生产

活动中，人们习惯于对自然界的“有形实体”进行加工改造。而反观数字劳动，其聚焦于信息、数据等

“无形要素”的塑造与转化，通过对这些“无形物”进行采集、编码、存储与赋值，展现出一种独特的非

物质生产特性，这构成了数字劳动与传统物质生产活动的本质区别。在数字劳动领域，劳动者所面对的

主要对象，乃是非物质的要素集合，包括信息、情感、经验与技能等。这一特性，也赋予了知识劳动、服

务劳动等数字劳动成果以非物质性的鲜明烙印。更值一提的是，这些数字劳动产品，与传统工业时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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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大相径庭。后者往往随着使用频次的增加而逐渐损耗，直至消亡；而前者，如数据信息产品，凭借

其非物质性的独特优势，能够实现无限制的复制与传播，形成一种近乎永恒的存在，展现出不灭与永生

的非凡特质。 

4.2. 情绪成为消费“热点” 

在马克思哲学视野下，情感作为人类感性力量的展现，深刻塑造了人的自然本质与社会特性，成为

不可或缺的关键要素。强烈的情感动力，如“激情与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17]，
驱动着人们不懈追求心中的目标，这些情感力量是人性深处追求事物本质的强劲动能。在数字经济新生

态中，实体感性的生命主体借助虚拟形态，觅得了情感抒发于数字世界的媒介。数字领域的工作者，在

平台上不仅致力于生产数据与信息原料，更并行展开了一场以现代人真挚情感交流为基石的情感劳作。

其间，情感的倾注超越了个人自由成长的单一追求，转而受到数字资本逻辑的深刻影响，被重塑为驱动

价值增长的生产性力量。 
在数字经济时代，鉴于数据与云计算跃升为驱动经济前行及生产力商品化加速的新锐要素，数字工

作者的价值显著地体现在对海量数据、澎湃流量的创新性驾驭与高效运用上，从而促进了数字经济版图

的不断扩张与深化。就连情感这类从前具有私密性、纯粹性的个性化资料，如今也渐渐流入市场，成为

可以售换取利益的商品。例如爆火的海底捞服务模式，即要求服务员对所有顾客进行微笑服务，并且随

时关注顾客动向，全程提供贴心服务，甚至提供生日唱歌、跳舞等满足顾客的情绪要求。再比如情绪价

值聚集地——网络直播平台，网络主播结合大众偏好和娱乐需求，用采取网民喜闻乐见的方式，如哭惨、

演戏、情景模仿秀等，带有“主播独家情感”的表演，以获得更多流量和可观数据。此外，平台也提供了

连线、留言、赠送虚拟礼物、下单等方式，让用户能与主播进行“面对面”互动。而在这一过程中，许多

用户会因情绪感染而产生打榜、消费的想法，甚至是不由自主地主动地刷礼物、刷数据，从而参与到主

播的数据流量与情绪消费的过程中去。这也让主播看到了“爆红”的希望，更加激情地开播互动。让情

绪成为了行动的主宰，让直播成为了消费的胜地。观此网络直播之景，主播与粉丝均在数字巨头营造的

虚拟疆域内贡献着情感劳动，而数字平台则扮演了二者桥梁的角色。一方面，平台所有者将主播的情绪

演绎这一虚拟化商品推向公众市场；另一方面，他们却悄然无息地攫取着广大直播用户无偿提供的劳动

价值。此举无疑是将人性的尊严降格为交换价值的逐利行为，情感的私密本质被资本逻辑所侵蚀。现代

人的真挚情感与劳动实践在资本的操控下渐行渐远，变得扭曲与错位。这种将真实社会关系转化为可售

卖的情感劳动，实则是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人类主体深刻异化的集中体现。 

5. 结语 

数字平台所构筑的疆域，承载着人类对理想生活的无限憧憬，然而，当我们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

学的锐利视角审视数字时代的变迁，便会洞悉那光鲜亮丽的虚拟外衣下，实则隐藏着数字资本对人类日

常生活世界的更深层渗透与剥削。这一揭示，让我们不得不正视数字时代背后的复杂真相。在数字经济

时代，由于数字载体的广泛使用，人们对身体的自我感知逐渐减弱、对于虚拟和现实之间的时空和交往

概念逐渐模糊、对数字劳动的运用逐渐失控。随着平台与数据跃升为数字经济腾飞的关键生产要素，数

字劳动者的核心价值彰显于他们如何创造性地驾驭这些数据资源。平台的资本化演变，为所有者开辟了

盈利新途径，其中，数字资本家对用户生成数据的精准提炼，正成为数字资本主义体系下剩余价值创造

的初始驱动力，深刻影响着数字经济生态的发展轨迹。 
从失身、失语、失去自由三方面论述数字资本主义发展带来了人的异化出现新形态，打破人们对数

字时代的幻影、拨开资本主义的迷雾，认识到看似自由、多元的外表之下藏匿的对人的剥削和异化。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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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决这种新形态的剥削和压迫，还需回归到资本逻辑本身。实质上，当代资本主义异化的根源非数

字技术或人性本身，而在于制度架构。即，无论劳动形态如何演进，工具与对象如何融入信息、数字乃

至虚拟世界，私有制下的劳动始终伴随着资本逻辑的运作。数字技术之发展，旨在终极层面释放生产力，

促进人类主体性的回归与强化。故而，对当代资本主义异化的批判，需将其嵌入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

生产关系的深邃剖析中，并融入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广阔视野进行细致考察。在此框架下，以马克思主

义的独特视角审视数字资本主义，秉持唯物辩证的思维方式，方能洞见其本质，为寻求解决之道提供坚

实的理论基石，探索出一种具有可行性、系统性、前瞻性的方案，能合理有效地应对各种“新异化”所引

发的一系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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